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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儿时年味，已然模糊，
有些趣事，渐成传说，如今的孩童茫
然不信：“是真的吗？”但于我，于我
们，于我们那个时代，却是实实在在
地发生过。

儿时的我们天天盼着过年，不求
可口美味，只为一地烟火。每逢快到
年关，我们心中只向往两件事：除夕
晚上看烟花，初一早晨拾鞭炮。

除夕晚上看烟花是小伙伴之间不
成文的约定，没有邀请，没人组织。
那时，我们全村只有一家放烟花，印
象中一直持续了好几年。村中也没有
高房，空中绽放的烟花在自己家中就
可以看到。但小伙伴们还是希望看到
全貌，早早地就聚在一起，在邻家附
近玩着游戏，唯恐错过盼望已久的精
彩时刻。

“开始了”，不知谁喊了一声，小
伙伴们飞快地跑到邻家门口。只见邻
家小伙伴高高举起炮筒，脸上荡漾着
幸福得意的笑容，他的哥哥用火柴正
在点火。随着导火索的红光消失，一
团火球从炮筒上端飞出，越过树梢，
直蹿云端，只听一声巨响，烟花四处
飞散，大地一片光亮。小伙伴们红扑
扑的脸蛋上，满是幸福，大家自发地
喊着口号，数着烟花的数量：“1，2，
3……”，直到等了许久，炮筒上端不再有火光，大家才暂时缓
过气来，等待着下一个烟花。烟花一般只有四五个，很快就会
放完，也算了却了我们的一件心事。

初一早晨的鞭炮是家家都要放的 （家中父母长辈当年去世
的除外），村中每年都有几户在比谁家放的多，谁家放的早，这
些都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喝完甜甜的撒子茶，我便自
由了。听到炮声，小伙伴们便从各个巷口飞奔出去，等待炮声
响过，便一头钻进烟雾里拾瞎炮，然后推算着谁家还没有放
炮，便相约在附近等待，一听到动静就跑过去。

终于轮到我家放炮了，由于时间有点晚，左邻右舍也都聚
在一起旁观。我们小伙伴则围成一圈，各自抢好有利位置，听
着那炮响，闻着那烟味，盯着那烟雾。眼看炮都快放完了，还
是没有一个瞎炮，小伙伴们都急了。突然，挂在树杈上的炮绳
被震开了，一团炮掉在地上，我以为是瞎炮呢，猛地一蹿，抓
在手上，一看，还呲呲冒烟呢，赶忙扔掉，炮刚离手就炸了。
但这样一折腾，有一个炮熄火了，还带着好长的焾呢，我又赶
忙抓在手上。大人们都说我家买的炮好，就瞎一个，还是我弄
瞎的，算没瞎，是个好兆头，引得大家都大笑起来。只有我默
不作声，紧握着火辣辣的双手，强忍着没让眼泪流出。

吃罢早饭，小伙伴们纷纷拿出自己的战利品，互相比对着
看谁拾得多，看谁拾得好，然后便一人一个开始放炮。有的炮
剩下的焾很短，我们只好送给大一点的伙伴。他们互相比看谁
扔得晚，有的扔到地上才响，自是被小伙伴们嘲笑一番，有的
刚一脱手就炸了，赢得阵阵喝彩，而另一个小伙伴为了显摆，硬是
拿着炮不扔，结果还没来得及离手就直接炸了，痛得直皱眉头。

有焾的炮放完了，我们再来玩瞎炮，将炮带焾那头的炮皮
剥开，露出火药来，然后放在地上，用火柴去点燃，观看着呲
呲冒出的黑烟。更有的小伙伴剥好两个瞎炮，头对头放在一
起，用一根火柴同时点燃，进行比赛，赢的自是十分高兴，输
的也是万分不服，叫嚷着再来一轮。有时感觉这样呲着玩不过
瘾，就在呲着的时候用脚去跺呲着的瞎炮，只听“砰”的一
声，和放炮一样。有个胆大的伙伴竟用手拿着呲着的瞎炮追我
们，吓得我们到处乱跑，他却在后面哈哈大笑。中午时分，小伙伴
们互相翻开空空的口袋，确认再无余粮了，方才悻悻地散去。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决定去今年放炮最多最早的那家去
看看。刚转过墙角，突然发现棉柴中挂着一串炮，我赶紧跑过
去，一把抓下，塞入怀中，环顾左右无人，一数，足有十余
个，原来黑天放炮时导线被棉柴隔断，小伙伴们也都没来拾
炮。我心中窃喜，发财了，一早晨也未能拾到这么多有焾的炮
啊，足够炫耀一阵子了。刚好一个小伙伴从我后面走过，见状
惊呼：“炮！”我连忙示意要他小声点，然后分了一个给他，他
嫌少，我对他说炮留着下午再放，他答应了。我刚走没多远，
只听背后“啪”的一声，原来他已把炮放了，然后就听见四面
八方响起了脚步声，“哪里放的炮？”我一听感觉不妙，刚想
跑，小伙伴们已跑到近前，那个放炮的小伙伴则对我一脸怪
笑：“谁叫你就给我一个！”我只好把炮贡献出来，小伙伴们自
是高兴一番，直到日头偏西方才散去。

三十余年过去了，如今的我们不再需要拾瞎炮取乐，也无
需集体去看别家放烟花，只是很怀念那段艰苦的时光，大家虽
然都很贫穷，但有快乐的东西一定拿出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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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老人久病在床，仍不失生命苍翠葱
茏的美好，这样的老人，何其有幸。而这
种幸运与美好，一定来自晚辈的默默付
出。

宿松县九姑乡九姑村上湾组，有位叫
项的华的中年男子，今年四十又九，中等
个头，眉目舒朗，肤净牙白，性情和顺。
我们问一句，他就答一句，轻轻地，似是
怕惊扰到床上躺着的他生病的老母。

项的华的母亲，大名石金枝，幼时乃
家中独女，不是其父母没生，而是其他兄
弟姐妹全部夭折仅剩她一人，成为家里独
苗，被家人名副其实金枝玉叶般养大。年
轻时，曾有机会去西部工作，却因父母不
舍而没去成，后寻得一名退伍军人项维虎
为夫。项维虎，这名退伍军人，从年青到
年老，对这位金枝恰如金枝玉叶般地爱着
宠着，项的华从小就耳染目濡了父亲的细
腻与柔情。而这位被金枝玉叶宠着的女
子，刚五十出头时，就病体缠身，以至于
几年内大小手术不断，摘了脾脏再割胆，
割了胆后又切肝……就是这样一个早年就
小病不断大病时时犯的妇人，如今已活到
了八十有五，真乃奇迹。只不过早已混混
沌沌气神颓微，成天只能枯木似的躺着或
坐着。若不是亲人的悉心照料，估计坟头
草早枯了一茬又一茬。

而如今的这些照料，百分之九十九来
自于她的小儿子项的华。

石金枝老人一生育有两儿两女，两女
均已出嫁，大儿子项晓华一家常年在外务
工。项的华排行老小，年近五十一直未
婚，年轻时做过裁缝跑过车。二零一八年
六月，石金枝老人摔断腿，手术后仍不能
站立，以至于瘫痪在床不能自理。老伴又
年老体弱，不能自顾。小儿子项的华就主

动担负起照顾父母亲的职责。自此风风雨
雨跌跌撞撞，已六载有余。

当九姑村村干司淑惠和孙丙中领着我
们在街边一幢楼房前下车，并说这幢干净
敞亮的四层楼就是项的华家时，我心里小
小吃了一惊，并不可置信地嘀咕道：啊，
这么好的地方就是他的家？！同行的诗人
许无咎笑言：嘿嘿，固有思维了吧？……
是啊，在我固有的认知里，某个家庭若常
年有人卧病在床，大多是又脏又乱，且
穷，所谓“贫病交加”嘛。更何况是一寡
居的男人照顾一年迈的老母？没想到，项
的华的家竟这般高大敞亮，且里里外外，
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连厨房都收拾得干
净熨帖，井然有序。

得知我们的来意，项的华立马带着我
们走进他家。进门左拐，即至他和母亲的
卧室。

正午的阳光照进室内，宁静而又温
暖。一张小床靠窗边横放，床上被褥成长
条状叠着，有些随意，透着一股人才刚刚
起床的生动。那是他父亲曾经的睡榻。说
起刚去世三十四天明天就五七的父亲，项
的华很平静，只是似乎有些许隐隐的某种
情绪在他脸上和眼里闪了一下，难以觉
察。

室内平行摆放的是另一张大床，床头
靠着另一堵墙。床的右边平铺着一床被
褥，是他自己的卧处。床的左边躺着他那
正在昏睡着的久病的老母。

三床被褥都很旧，皱皱的，但纹理清
晰，看得见经常洗刷的已然褪色的朦胧的
白，以及其它陈旧的鲜艳。除此之外，房
间里空气清新，无一丝病气老人气。

他就睡在母亲的身边，睡了六年，睡
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这么多的夜晚，他

极少睡过囫囵觉。因为每隔两三个小时就
要给母亲翻身一次，还要处理母亲的大小
便，有时甚至得亲自上手……而这两千多
个白昼，除了做些浆洗清扫等最基本的日
常琐事外，每天的一日三餐，他都要给母
亲做软和细腻的食物，瘦肉搅碎，红薯搅
碎，蔬菜搅碎，一切可供老母食用的食物
都要搅碎，并荤素搭配，以求营养均衡。
弄好后再蒸煮，煮好后，再一小口一小口
地喂给体弱神昏的母亲吃。天气晴好时，
还会抱起母亲坐上轮椅，并推出去晒太
阳，父亲病倒后，照顾完父亲再照顾母
亲。从去年开始，还要照料住在隔壁的八
十多岁的伯父……这样的日子，这样的琐
碎，这样的辛苦，他操持了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而从他的言谈举止间，我们
却看不见哪怕一丝的哀怨不忿或不耐烦，
有的只是温言软语，轻笑安然，有的只是
平顺静和，静得如一枚躺在古籍中的旧书
签。

母病哥忙姐出嫁，我不照顾谁照顾
——六年前的项的华，也许是秉承着这样
一份质朴的勇敢，担起了这副本不该只是
他一人该担的担子。但六年来，他一直担
着，并实实在在稳稳妥妥地担着。这份质
朴的勇敢，经过两千多个日夜的洗礼，已
不仅仅只是对于一个家庭一位母亲狭窄狭
义的照料了，而延伸成、深刻成一种人间
少有的宽广宽厚的大爱与大孝啊！

人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种传统
说法已被这位名叫项的华的中年男人给打
破了。

我们都知道，人一生下来就有爱的本
能，如何去延续和付出，是我们一生都要
修炼的功课。而一份心甘情愿的付出，就
是对这人世最好的爱。

我是王祥的后人，王祥以孝闻名天下
已超十八个世纪，我们王家儿女总以此为
傲，千百年来一直传承着这份孝义，并自
以为做得很好。

但了解了项的华的孝行之后，我忽然
明白，苇叶不仅仅是属于达摩的，也属于
每一个朝代，属于每一个世人。每个朝代
都只是逗号，每个世人都在努力地渡江。
而折得那枝苇叶的人，手中的苇叶不仅仅
叫苇叶，它叫爱，叫付出，叫担当。

我更明白，古来孝子多，真正孝子有
几何？无论你姓王还是姓项姓张姓刘，行
孝都要趁早。而且孝道不一，孝行不易，
唯有经得起时间淬炼的孝，才是真正意义
上的难得的大孝。

项的华做到了。他的那份质朴的勇
敢，那份源自本能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的
付出，在我看来，如今已沉淀为一份温暖
温润的情怀。这份情怀，覆盖着一层孝义
的光辉，它是中华传统美德这片浩瀚银河
里微弱而又耀眼的光芒。

几许平生欢，无限骨肉恩。石金枝老
人何其有幸，幸在她找到了百般宠爱她的
丈夫，幸在她生了能尽职尽责悉心照料她
的好儿女，幸在她生于一个有光有品有格
的好人间。不仅仅是项的华，一定还有他
的哥哥姐姐，以及众多的邻里乡亲与村干
——项的华六年来不便工作，却仍住条件
不错的宽敞明亮的四层楼房，他的背后一
定有多双温暖的大手，在支撑支持扶持他
的一路艰辛。

我们不用深究，只需了解，只需阅
读。读山河，读人世。读高处的光与热
爱，读低处的渺小与感动。读人世间与项
的华相似的人，及万物。

几 许 平 生 欢 ，无 限 骨 肉 恩
◆ 王 鹤

丰收的喜悦

当旧年的最后一丝夜色在破晓
前的寂静中渐渐隐退，我的心便开
始不由自主地加速跳动，满怀期待
地迎接新年的第一缕晨曦。在这辞
旧迎新的神圣时刻，那穿透黑暗、
温柔洒落大地的曙光，宛如生命的
使者，承载着无尽的希望与美好，
令我深深着迷，由衷地热爱。

新年的第一缕晨曦，是时光的
馈赠，是岁月长河中闪耀的璀璨明
珠。它象征着新生，宣告着旧的篇
章已然翻过，崭新的画卷正徐徐展
开。在它的映照下，世界仿佛被按
下了重启键，一切都充满了无限的
可能性。过去一年里的疲惫、挫折
与烦恼，都在这光芒中渐渐淡去，
如同夜雾在朝阳下消散得无影无
踪。它给予我们重新出发的勇气和
力量，让我们有信心去追逐那些未
实现的梦想，去探索未知的领域，
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

这缕晨曦，是大自然最壮丽的
杰作之一。它以无与伦比的色彩和
光影变幻，展现出宇宙间的神奇与
美妙。起初，天边只是泛起一抹淡
淡的鱼肚白，那是黑暗与光明在悄
悄交接，如同序曲中的轻柔前奏，
为即将到来的盛大乐章做着铺垫。
渐渐地，这抹白色被晕染上了丝丝
缕缕的浅红，如少女羞涩的红晕，
又似画家在画布上不经意间留下的
一抹柔情。随着时间的推移，红色
愈发浓烈，像是被点燃的火焰，迅
速蔓延开来，将整个东方天际染成
了一片绚烂夺目的火海。在这片火
红之中，金色的光线开始崭露头
角，它们如利剑般刺破云层，直直
地射向大地，驱散了最后的黑暗。
此时的天空，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
油画，金色、红色、橙色相互交织、融
合，构成了一幅美到极致的画面，让
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我爱在新年的第一缕晨曦中漫
步于户外。脚下的草地还带着昨夜
的露水，在晨曦的映照下，颗颗晶
莹剔透，宛如珍珠散落一地。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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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田。树木在晨曦中伸展着身
姿，枝桠上的嫩芽仿佛也在这光芒
的召唤下，努力地生长着，孕育着
新一年的生机与活力。鸟儿们在枝
头欢快地歌唱，它们用清脆悦耳的
歌声迎接新年的到来，为这美好的
清晨增添了一抹灵动的气息。我深
深地呼吸着清晨那清新的空气，感
受着它的纯净与甘甜，仿佛每一口
呼吸都能洗净心灵的尘埃，让我整
个人都变得轻盈而愉悦。

在这晨曦中，我也会陷入深深
的沉思与遐想。回首过去的一年，
那些欢笑与泪水、成功与失败，都
成为了我人生旅程中的宝贵财富。
它们如同基石，铺垫着我成长的道
路；又似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方
向。而此刻，站在新的起点，展望
未来，我心中充满了憧憬与期待。
我思考着自己在新的一年里要如何
努力，才能让生活更加充实而有意
义；我思索着怎样才能成为更好的
自己，去关爱身边的人，去为这个
世界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新年的
第一缕晨曦，就像是一位智者，默
默地陪伴着我，给予我思考的宁静
与灵感，让我在这喧嚣的尘世中，
能静下心来聆听内心的声音。

当新年的第一缕晨曦洒在城市
的大街小巷，整个城市也渐渐从沉
睡中苏醒过来。高楼大厦的玻璃幕
墙反射着金色的阳光，熠熠生辉，
仿佛披上了一层华丽的金色外衣。
街道上开始有了行人与车辆的身
影，人们的脸上洋溢着新年的喜悦
与希望，彼此问候着、祝福着。孩
子们在晨曦中嬉笑玩耍，他们的笑
声如同银铃般清脆，回荡在城市的
上空，为新年增添了一份欢乐祥和
的氛围。此时的城市，不再是冰冷
的钢筋水泥丛林，而是充满了生机
与活力的家园，每一个角落都弥漫
着新年的气息，每一个人都怀揣着
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我爱新年第一缕晨曦，它是希望
的曙光，是新生的象征，是大自然给
予人类最珍贵的礼物。它用它的光
芒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用它的温
暖抚慰了我们疲惫的心灵，用它的美
丽震撼了我们的灵魂。在这新年的
第一缕晨曦中，我愿与时光携手，心
怀感恩，勇敢追梦，去拥抱未来的每
一个美好瞬间，让生命在这晨曦的
照耀下，绽放出绚丽多彩的光芒。

我爱新年第一缕晨曦
◆ 张 华 应

【散 文 】

秋天见底，想起一些往事
我曾在天鹅湖畔独坐听风
借着流水描摹街灯之影
如果天鹅现出真身
湖光画卷就难以褪色

目光追随云朵，天空高高在上
眼前无边的褶皱
迫使我们立于岸边，各自为政。

我伸出手，永远无法触及天空
于是问鼎蜀山。诗歌是我唯一的底气
然而你并不关心，无数个对峙黑夜
向黎明靠近，与光同在的勇气
你在忧虑什么，注定要南飞就放弃驻足的浪漫？

日出只是一个执念
并没有非做不可的事
还是挨到晨曦驱赶单薄的人影
我才缓缓起身，往山下走去

我的脚印并不能证明我曾来过
并不是看到大雁南飞才想起你

甚至从来没有抬头望天的习惯
只有在写你的名字时

深秋辽阔，万物只存一瞬
而当雁群远走，晴空只剩残阳一道
没说完的话就埋在初冬的泥土里
我要赶在大雪降临之前与你告别

花凉，这饱含忧郁和美的名字

二十年风华，在花凉村沉浮
感受泥土的气息和露珠的心跳
以及在某个傍晚突然读懂晚霞
并且学会爱。

曾经一道长亭，泡桐树下远走的背影
和等不到的人，这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愁思
童年时最真切的眼泪，一直流到现在

在世界面前，我永远青涩、矮小
对任何事情毫无经验。双手捧起
这些年的辛酸，回到家乡

我是一个曾经走丢的孩子

花凉，这饱含忧郁和美的名字
愿我们重逢时不再流泪
我走后，还有人记得我
会在深夜轻轻留下一盏灯
但我不能提起，如此沉重的夜晚

经年以后，水流倒退，落叶重生
在故乡的土地上，樱花开满原野
有风吹过，没有人会想起我

淮 河 路 边

那是我第一次遇见你
在淮河路边，你把气球放到天空
残月高悬头顶，烟花绚烂
一次绽放就是它的全部
而后归于平静，因此
我总是想到你睫毛下的湖水
热烈中带着一丝含蓄

我们在这盛大的夜幕中无处躲藏
白昼要绕过群山后才能抵达
走到淮河路尽头之前，我不会停下脚步
与往事告别，终其一生，或许不必强求

淮河路的风，总是轻拂
只是因为你
你站在街角，繁华是必然的
而当你走后，淮河路边
有灯依旧亮着，黯淡的光不会散去

谢 秋 雁 （外二首）

◆ 吴 祥 龙

【散文诗】

（（二等奖作品二等奖作品）） 程石欣程石欣//摄摄


